
被拐賣到中國的東南亞女性：為了孩子，越來越

多人選擇留下｜一分鐘數洞

語言不通、沒有合法身分等，都加劇了她們求救或改善生存的難度。

中國雲南一位農村的婦女。攝：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當我睜開眼，人販子說我已經被賣到了中國」，被下藥拐賣的緬甸女性 Fan 回憶道，等待她的命

運只有兩種——要麼付錢贖身，要麼被人買走。

41 歲的柬埔寨女性 Chan 則被一輛嘟嘟車帶離家鄉，搭上前往中國的飛機。Chan 的親戚說，嫁到

中國可以過上比現在更好的日子，並把她介紹給一對陌生男女。對方為 Chan 辦理了出國手續，分

文未取，但從始至終，這一男一女都沒有露出過面容。事態在 Chan 飛抵中國後急轉直下，接機的

兩名男子沒收了 Chan 的護照，並把她賣給一位中國男性。儘管 Chan 不同意這段婚姻、也拒絕與

所謂的「丈夫」發生性關係，「丈夫」的哥哥（或弟弟，原文 brother）還是逼迫她進行了這一

切。

Chan 後來發現，在她被賣入的村子裡還有很多和她一樣的柬埔寨女性，她們大多來自柬埔寨東南

部與越南接壤的磅湛省。

在被販賣到海外結婚的柬埔寨婦女中，中國是最普遍的目的地，非政府組織「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

全球倡議」（GI-TOC）調研指。端傳媒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拐賣婦女」為關鍵詞蒐集到 2018-

2024 年間 488 篇刑事判決書，多達 1031 位受害女性裡，外籍婦女佔三分之二，以越南最多，其

次是緬甸、柬埔寨，亦有少量來自朝鮮與老撾。

據聯合國《2024 年全球人口販賣報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發現的受害者中，女性約佔到八成，

強迫婚姻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類。 Fan 和 Chan 的經歷即被收錄在研究東南亞婦女販賣的相關報告

中。

一家在東南亞幫扶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機構對端傳媒表示：柬埔寨由於國內債務問題日益嚴重，大量

家庭背負高額債務，令婦女被迫走入跨境婚姻；而緬甸由於長期戰亂和毒品問題，當地婦女很容易

編者按：這篇報道是「專題記者成長計劃」的成果。2024年，端傳媒推出「專題記者成長計畫」，

希望能夠找到仍在盡力堅持華文報道的青年記者，為他們提供專業支持，共同維繫深度報道的行業

生態。我們在第二期增設了「數據報導組」，共有三個記者入選，這是記者木俞的第一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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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拐賣目標。此外，疫情期間國際航線受阻，此前柬埔寨女性被拐賣至中東做家政女傭的路徑受

到限制，催生了通過越南走水路進入中國的拐賣新路線。

該機構同時強調，裁判文書網的案例無法顯示整體趨勢，因為有大量案例未能進入司法程序：「如

果她們沒有向中國警方報警，或者沒有明確指認在中國拐賣她們的犯罪人員，案件立案的可能性極

低。」

而這些被拐買到中國的外籍婦女，不但被人販子限制人身自由，更因語言不通、缺乏有效身份證明

等原因，陷入求助無門的境遇。「中國那麼大，地理位置搞不清，坐交通工具很多都是需要證件

的」，上述受訪機構補充道，這都讓東南亞女性給外界留下了「好控制」的印象，進一步助長了

「生意」。

外籍被拐婦女「售價」更高

據裁判文書網，東南亞女性大多會被拐賣者經邊境地區帶入中國。雲南同越南接壤的文山和紅河兩

大自治州，便是常見的陸運中轉地。以柬埔寨女性為例，據「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全球倡議」調

研，早在 2016 年前，已有兩條柬埔寨婦女被販運的路線：經越南陸運到中國，或從金邊飛到中

國；2016 年後，中柬官方加強監管，路線演變為先非法過境到越南、再偷渡到中國，或到越南後

再飛往中國。

入境中國後，東南亞女性主要被售賣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

這條人口販賣產業鏈上的人，既包括以介紹工作或婚姻為名，哄騙甚至暴力挾持販運女性的本國同

胞；也有在地理位置、語言文化上更接近，能協助偷渡和轉手的邊境村民及婚姻介紹所；此外，還

有通過販賣婦女牟利的中國犯罪團伙。

「拐買過程中，犯罪分子通常是與受害者同一國籍的人，因為這樣更容易獲取信任。」上述受訪機

構指，外籍被拐婦女數量的增加，說明該國勞工或婚姻移民群體在中國逐漸擴大，同時拐賣網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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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成熟。

收買這些婦女的中國家庭，則會借「彩禮」、「好處費」等名頭付給人販子們酬勞。

端傳媒通過整理判決書發現，被拐外籍婦女的「售價」比中國被拐婦女顯著高出一截，從三五萬到

十幾萬不等。來自柬埔寨的 Chan 在 2015 年被售出時，「價格」為 13 萬元人民幣。

其中一個原因，或是中國被拐婦女裡有一定比例的人患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一篇基於 1038 份裁

判文書分析中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的研究指出，在 1662 名被拐女性中，超四分之一的受害人患有

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端傳媒整理裁判文書網 319 位中國被拐婦女案例時發現，不少存在精神障礙

女性的「售價」都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下，且更容易遭到嫌棄、歧視和多次轉賣。

同時，因跨國人口販賣的犯罪成本更高，且外籍被拐婦女往往會在多個人販子間轉手，標價隨之水

漲船高。

沒錢、語言不通，外籍被拐婦女求助更難

被下藥拐賣到中國十天後，來自緬甸的 Fan 被一個中國男人用兩千塊人民幣買下，並被帶往一個貧

困、偏遠的地區。來自柬埔寨的 Chan 則被買入她的家庭沒收了護照，並禁止離開房間。儘管她後

來漸漸喜歡上了「丈夫」，「婆婆」的虐待依然讓她渴望逃離。

而對包括 Chan 在內的所有外籍被拐婦女來說，逃離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裁判文書網上有多位受

害者都提到身上沒錢、又語言不通對她們求助造成了阻礙。

更困難的是，很多時候警方不會對她們施救。前述在東南亞幫扶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機構提到，「同

村警察往往以『家務事』打發了之，婦女必須學著向市一級甚至省一級報警才有可能被接案受

理」。此外，她們還要學著利用 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體發布自己的狀況，向 NGO、本國政府

與大使館求助。

值得注意的是，像 Chan 這樣被強制進入婚姻的外籍婦女，往往不會被認為是人口拐賣受害者，而

是非法移民。認定的關鍵，在於她們是否（在一開始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經濟條件來到中國）自願結

婚，而非她們在丈夫手中經歷了何種虐待，以及為獲得她同意所提供的資訊是否與她所經歷的現實

不符，「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全球倡議」在調研報告中解釋道。

Chan 打給自己在柬埔寨的姐姐（或妹妹，原文為 sister），請對方求助柬埔寨一家反人口販賣的

NGO 組織，後者給了 Chan 柬埔寨駐上海領事館的電話，領事告訴 Chan，她必須想辦法自己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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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事館。Chan 的鄰居——另一個柬埔寨女性偷了丈夫的信用卡，給 Chan 買了一張去上海的車

票。Chan 得以逃脫。

中國甘肅一名婦女在沙塵暴中騎電動車。 攝：Kong Lings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為了孩子，一些人選擇留下

緬甸女性 Fan 則選擇留下。儘管她也想逃回家鄉，但「丈夫」的善待，及生育兩個孩子的現實，讓

她放棄了這一念頭。

而這也是不少被拐外籍婦女的縮影。一篇相關研究指出，越來越多外籍婦女選擇留在中國。出於經

濟方面的考量，她們並不想回到貧瘠甚至戰亂的家鄉；另一方面，她們也捨不得和自己的孩子分

開。

「我們遇到很多例子就是媽媽本來已經有機會跑回家了，但是因為帶不走孩子，又回頭。」上述受

訪機構補充道。因為被拐外籍婦女都沒有正式的結婚手續，這給她們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問題——沒

戶口、無法就業、不能繳社保。

正因如此，關注這一群體的研究指出，政府和NGO的關注點必須更多地轉向內部干預，即消除男性

購買外籍新娘的能力，並積極向目前仍在中國境內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上述受訪機構也建議，須向

這些願意留在中國的外籍婦女提供更多援助，如將其視為普通居民、在中國民政系統中登記、幫她

們辦理合法居住證件等。

（Fan和Chan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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